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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过女性意识狂飙高举的 20 世纪 80 年代，和在日常生活的潜流里寻找女人本质意义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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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的“神”的阴影下复活。这种去除神性、复归世俗性的认同旨归，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初女
性诗作的共同追求。概言之，启蒙精神和人性精神的确立可说是新时期诗歌的重要源头，而女
性诗作中女性意识的觉醒，则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女性诗歌重要的内在精神质素。
“从女性主体的角度来说，女性意识可以理解为包含两个层面:一是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
我，确立自身本质、生命意义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;二是从女性立场出发审视外部世界，并对其
加以富于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。”①1984 年翟永明《女人》组诗的发表，标志着 20 世纪
80 年代女性诗歌“黑夜世界”的展开。在自白式话语的表达、“黑夜”意象群的运用以及躯体





化意识形态的精神旨归，无疑是对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女性诗作中所寄寓的女性“人格独立”
的精神品格的延续。
20 世纪 90 年代，商业消费大潮的兴起及与国际主流文化的接轨，使中国文化界出现了全
面转型，即从现代性转向后现代性。②大众消费文化的文化形态改变了人们的审美文化心理，
诗歌也不例外。由此，诗歌失却了 20 世纪 80 年代的启蒙精神和人性精神，走向日常生活审美
化。从诗歌话语实践发生的外部环境看，20 世纪 90 年代女性诗歌中的日常生活经验书写切





转向内心，寻找自我位置，寻求身份认同)。③以此观之，20 世纪 90 年代的女诗人们书写女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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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身的生活经验，记录被宏大叙事所遗忘的生活之细枝末节，乃是由第二个阶段向第三个阶段
推进，当中最为典型的诗人要数王小妮。诗人在酱色的农民身后，低俯着拍一只长圆西瓜，这
些都“不为了什么 /只是活着。 /像随手打开一缕自来水。 /米饭的香气走在家里 /只有我试到
了 /那香里面的险峻不定。 /有哪一把刀 /正划开这世界的表层。 / /一呼一吸地活着 /在我的纸
里 /永远包藏着我的火”(《白纸的内部》)。其他如《一块布的背叛》《看到土豆》《悬空而挂》等
诗侧重展现俗人俗事、生活细节，均传达出切实而灵动的女性日常生命经验。
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，女性诗歌分化出“下半身写作”的诗学倾向，这一倾向延续到 21
世纪初。要理解“下半身写作”，不得不提到 20 世纪 80 年代女性诗歌的身体写作。20 世纪 70
年代末人性话语的逐渐复苏，西方女性主义著作的大量译介和引进，以及女诗人们受到的中美
自白诗派的影响，让诗人们首先关注自我，关注身体，以身体作为反抗传统父权和男权、传达女
性意识、寻求身体解放和性解放的意象符码。作为 20 世纪 80 年代女性诗歌话语表述的重要
写作策略，身体书写承载了女诗人们呈现女性自我生命状态，反抗性别不平等的社会机制的共
同愿望。“下半身写作”可说是身体写作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极端变异。它不同于 20 世纪 80
年代具有性别对抗意涵的身体书写，也不同于 20 世纪 90 年代诗性身体写作，而表现出双重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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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阔与成熟。比如施施然在《我还在恶狠狠地信仰着唯美主义》写着:“我是说关于情感。我
还 /生活在蒸汽时代 /在故事之井中挖掘的深度 /与这快捷的时代格格不入 / /因为爱慕隔壁弹












“风继续着风。越过我要去的湖泊，巫山 /越过我的心。从马车里跨出的王者 /开始坠落 / /我
们之外，一切背景都在隐退 /风为什么不喊出来，那支相遇之歌。天色已经不早 /我要推迟这慌
乱的天空。从今天开始 / /我要重建庙宇，我要四时祭祀 / /直到风中的大妖吐出咒语:我爱 /然



















来临更像一些叹息 /我学会了在水上行走 /在黑夜绽放，通过草木 /与神通灵。这景象是一个时
代的精华 /一种气质的闪现 /我由此而占满了万物的气息 /雨水的气息。我漂浮在呼吸之上 /也
沉醉在物质之中”。几乎每一句诗都是一个场景，几乎每一个场景都是在黑夜，在黑夜里神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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